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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的集体认知
———以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为中心
张 侃 戴丹琦
［摘要］1949 年 10 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失败后，厦门岛作为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岛屿，被推到台海军事
拉锯的最前沿。厦门大学作为位于厦门岛的高等学府，成为了前线大学。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战”爆发，
台海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冷战态势进一步扩大，厦门大学成立了民兵师，军事化成为生活在厦大的每个人
的生活经验。师生们的日常实践与冷战态势密切相关，有目的的政治宣传也成为塑造冷战意识的重要手
段。1958 年 11 月 5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织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到访厦大，艺术家们
的文艺创作塑造了厦门大学的“英雄学府”形象，“冷战经验”转化为“冷战文化”，使得军事化带来的“冷
战经验”深深地扎根到师生的思想意识，转而化为集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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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冷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重大战争和大国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①。与此同时，学界也注意到冷战主题被映射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文学、电影、电视、新
闻、音乐、绘画、宗教等领域，文化冷战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成为了论述重点②。“冷战”带来的社会后
果既有大尺度的地缘政治转变，也有小尺度的地方社会重构。宋怡明的冷战与金门社会变迁的研
究是这一方面的典范③。他剖析冷战之下的金门社会，描述处于战争前沿的人民日常生活，从民间
的、微观的角度思考冷战态势之下的军事化对地方社会建构的力度，以及从地方文化出发展现民众
对冷战格局的回应及其对策。“冷战时期，每个地方都有冷战的在地经验，这种往往联系着地方与
国家的冲突与关切”④，有研究者认为冷战经验嵌入了人们的身心感受，形成了“冷战的在地经验”。
厦门经历着与金门岛相似的历史过程。1949 年 10 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失败后，厦门岛作为与
金门隔海相望的岛屿，被推到台海军事拉锯的最前沿。厦门大学作为位于厦门岛的高等学府，成为
了前线大学。1955 年 9 月 1 日校长王亚南在开学典礼演讲中指出，“厦门大学是全国二百三十个大
学之一，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十三个之一。……在地理上处在祖国国防前线，这是厦大的特点，今后
的学习过程中间，对敌斗争是其它学校所没有的。但我们有巩固的防空设备，有强大的解放军保
卫，严密的防空组织”⑤。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战”爆发，台海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冷战态势进一步扩
大，师生员工一面开展着民兵训练，一面坚持工作和学习，进入了全面军事化阶段，集体观念得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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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的集体认知
一步塑造，厦门大学获得“英雄学府”的称谓。本文在整理厦门大学档案馆中“文革前档案”中的“武
装部”卷宗的基础上①，选取民兵与民兵师为研究对象，描述大学生群体在冷战态势影响下校园生
活，分析他们因军事化而产生的冷战经验和意识。
一、炮击金门与厦大民兵师成立
1949 年 10 月，厦门解放后，金厦海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厦门大学作为前线大学也不断受到
台湾飞来战机的干扰。1950 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局势紧张，空袭警报、坑道躲防就成为 50 年代
厦大学生的生活常态。新中国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往往充满憧憬和向往。而进入校园遭遇冷战
态势，形成了心态的转折，给厦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朱立文回忆，“内地省外来的新生则显
得不适应，有的表现惊慌失措，据说有次晚问警报响后，就有新生从床上猛然起身跌倒不知所措”②。
正因为如此，空袭、防空壕等词语及状态成为后来回忆必须加以叙述的话题:老同学领我参观了校
同里的防空壕，我感到格外新鲜，厦大是我国唯一处于海防前线的大学。当时，我空军还没进驻福
建，来自台湾的军机常来骚扰。学校要求人人做好反空袭准备，在反空袭斗争中坚持学习、经受锻
炼、又红又专。……开学后不久，警报频频响起，从清晨到傍晚，最多一天达 18 次。楼上楼下，下下
上上，跑了十几回，累得喘不过气来。起先，新同学比较紧张，警报一响，不是往楼下疏散，而是往楼
上跑。不过，两个星期后，大家就习以为常了。警报一来，有的同学带着小凳子和书，疏散到楼下后
面的防空壕里。坐在地上看点书。如果步行去映雪楼或集美楼上课或下课回宿舍，则可沿着从芙
蓉二至集美楼小路上走，旁边有条全校最长的防空壕，遇到警报随时可躲进去。总之，校园里的防
空壕四通八达，随时随地都可用上，不用着急。因此，新老同学情绪稳定，照常生活和学习，既不惊
慌，也不悲观。没有人借故擅自离校③。
显然，独特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状态有关。如另一位厦大学生说，“国民党飞机时来骚扰轰炸，
我们常‘跑警报’。当年东膳厅与化学楼间、芙蓉一后都有防空壕。后来跑坑道。”④“跑警报”就是
“跑防空洞”，新生入学周主要活动有此一项，后来有人更为具体地描述了这种“在地经验”，“当时全
校主要宿舍区、教学区都有防空壕，互相连接，直通南普陀旁边的山洞。防空壕有一人多深，壕里还
错落有致地挖了一些能蹲一个人的掩体。学校的警报一响，大家在统一指挥下火速从宿舍里从教
室里撤出，井然有序进入防空壕，弯腰直奔山洞而去，如此反复演练。山洞里有电源，发电照明，师
生在洞中能开会，能上课。据称山洞能容数千人”⑤。
1958 年 8 月 23 日，解放军向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这是两岸局势激化的最具代表性事件。在
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大陆向台湾的炮击持续了 85 分钟，共发射炮弹 3 万余发。8 月 24 日，金门
守军反击，集中炮火轰击莲河、大嶝、围头解放军炮兵阵地。厦门大学在火炮射程之内，9 月 8 日遭
到炮击。晚上，师生在校园内坑道举行民兵师成立誓师大会，校长王亚南、副书记张玉麟担任师长，
吴立奇、未力工担任正、副政委，未力工和宣传部部长李光任正、副政治部主任，统战部部长范公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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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委办公室主任白世林任正、副参谋长，分设理科、文财科、工科三个团①。民兵师建制不是因“炮
击金门”才在厦门大学实施，而与冷战态势向基层扩散有直接关系。1958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
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实施“全民皆兵”的方针。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指出: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
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现全民皆兵。平时
担负保卫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战时成为补充组建野战军的人力基础和野战军作战的有力助手。9
月 29 日，毛泽东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
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②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 1958 年提出的“全民皆兵”，与人民公社的构想是统一的。1958 年 7
月，《红旗》杂志第四期刊载了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引述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
构想:“要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人民武
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③可见，改变以前工厂、商店、企业等单位和城
市不建立民兵组织的决定，就是与人民公社制度相互配合，把生产、工作、学习的组织军事化，把工、
农、商、学、兵结为一体④。此时，民兵是以冷战态势为背景，建构了另外一套基层社会运行机制。通
过大办民兵师，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厂矿企业到机关学校，迅速建立起了民兵组织。至 1958 年底，
全国建立民兵师 5175 个，民兵人数达到 2． 2 亿⑤。厦门大学民兵师成为“全民武装”与“寓兵于学”
的典范: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从前线到后方，从首都到边疆，各个城市、乡
村、工厂和大中学校，掀起了一个全民武装的热潮。人人皆兵，个个习武，誓死保卫伟大的祖国。随
时准备打击胆敢来犯的敌人。……处于海防前线的各省人民，首先开始亦工亦农亦兵的全民武装。
福建省组织了一支包括工农商学兵的数百万民兵大军，仅福州市就建立了 100 多个民兵团。厦门市
决心把厦门岛变成钢铁的战斗堡垒，全岛皆兵，人人练武。曾不断遭受国民党军疯狂炮击的厦门大
学师生，组成了民兵师，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拿起书本是学生，拿起枪杆是战士”⑥。
二、军事化时空与冷战经验的形成
全面军事化的校园不仅是学习、生活的场所，更是军事斗争的前线。在此原则之下，军事训练
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内容，日常时间分割也有了较大调整。在 1958 ～ 1960 年，厦门大学根据各
营(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统一规定了各兵种训练的总时数和每周有两小时的训练时间。在统
一规定之下，可以允许各营、连灵活执行”⑦。1961 年 12 月 20 日，福建军区工作组向厦大党委提交
的报告中对民兵活动提出建议:“为使平时经常性活动有时间保证，建议建立‘民兵日’，每月进行一
次活动，最好安排在星期三下午。在适当时间内也可以搞一些小热潮，如射击投弹、野营、航海活动
等。……为解决当前海防执勤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利用几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进行步哨、枪支使用
等教育”⑧。按照福建军区建议，1962 年 1 月 22 日，厦门大学规定，“每月固定抽两小时作为民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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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可定在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三下午，或者两个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内”，而军事化时间成为
首先要保证的时间段，“各单位不得作为其他动用。”①
冷战态势之下，厦门周边设置了极为严密的海岸防线体系，民兵配合守备部队行动，设有固定
哨、流动哨、潜伏哨、海上哨。1961 年，厦门市为了更好的保证海陆边防安全，对沿海民兵岗哨进行
了勘察并作调整，思明区共留海防固定哨 13 处，护厂兼海防哨 6 处。白天海防固定哨 1 处，哨船两
只。厦大民兵师负责 3 处海防固定哨，分别在自然沟东南海岸，游泳池西边山下，游泳池海岸。除了
海防巡逻哨之外，治安巡逻哨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空袭炮击期间，基干民兵负责校园的治安纠
察，执行护楼、护馆，维护校园正常秩序②。海防哨和滨海巡逻的体制性时空安排所形成的“冷战经
验”刻印在民兵师学生们生命历程之中，至今记忆犹新，如 1959 级的林卫国回忆:学生中的“基干民
兵”也参加军民联防，夜间轮流到前沿海滩上站岗值勤。值勤时，两个人为一个小组，记下当晚的口
令，每人发一件军大衣、一支步枪、五发子弹，选择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点潜伏起来。我们防范的
是两种人:一种是违反规定出海、企图游向敌方的人，另一种是敌方派遣从海里潜游过来的特务。
解放军对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教给我们如何放枪之后就走了，值勤任务就交给我们学生娃了。第
一次站岗时我心里很紧张，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还有些发抖，老想:“万一有个‘水鬼’(对敌特的称
呼)爬过来怎么办?”接着又想:“我有枪怕什么!他口令应答不对我就开枪!”后来站岗就渐渐习惯
了，心里觉得挺刺激的，还有自豪感③。
从回忆看出，青年学生可以体验“刺激”或“自豪”，但潜在的危险也会导致一定恐惧心理，其中
对“水鬼”最为忌讳。“水鬼”就是“蛙人”。台湾学者陈光政回忆起军旅生涯，对蛙人也有一番描
写，“成功队俗称‘水鬼队’或‘蛙人队’。两岸都有，专门从事奇袭任务，令人闻之丧胆，最好别碰上，
一旦不幸遭遇，那才是真正不幸呢!其训练之严，也不是一般人听能忍受的。我初从大金门搭船到
小金门，就亲自目睹蛙人在海上载浮载沉，极为艰困。他们视死如归，随时都可能牺牲生命”④。“水
鬼”故事构成厦大学生的“冷战经验”中的具有恐惧性想象的历史记忆。正如一位学生回忆，“月黑
风高夜，辨认周围目标和声音尤其困难，大家都绷紧了神经，不敢稍有松懈。潮起潮落引起海面情
况变化，有时也带来麻烦。涨潮时看不见的礁石，退潮时渐渐露出，在黑暗中仿佛出现了什么目标。
有一次，一位同学误认为是‘水鬼’浮出水面，扣动扳机，开了一枪，邻近的值勤解放军战士闻声立即
赶来支援。发现并无特殊情况，对学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⑤。另一学生曾心着重提及恐惧心理，
“一般都是站在沿岸的高大马尾松树下，以树干隐蔽自己的身躯，枪口对着涛涛的海浪，严防‘水鬼’
上岸或潜逃。说实在的，倘真的遇到‘水鬼’，我手上的枪不知能扣响否?幸好我值班之夜，都平安
无事。”⑥
三、多元宣传与冷战意识的强化
厦门大学经历了反空袭斗争和组织民兵师等军事化行动后，已将冷战态势下的军事化视为了
“生活在厦大的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为此，民兵师明确指出战争锻炼是一种骄傲和光荣⑦。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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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政治宣传表达政治立场，是塑造冷战意识的重要手段。民兵师是集中体现校园军事化的载
体，指导思想是“把前线当作打击敌人、加强锻炼和创造英雄业绩的最好场所”，因此其活动不仅具
有战争锻炼的内涵，也作为了大学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成为塑造冷战意识的一种途径。如民兵师
总结中写到的:在对敌斗争紧张的时候，在这里可以找到最丰富，最生动，最深刻的活教材:东风压
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本性不会改变，美帝国主义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和我们祖
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形势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和不怕艰
苦困难，互相支持帮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的总路线教育，等等①。
宣传的系统应用往往能产生惊人的社会效果。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界已经意识到，
经济、武力和宣传是现代国家角力的三个工具。厦门大学民兵师成立后，很快出版了《海防前线的
厦门大学:大办工厂大搞科学研究部分》和《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两本书。封面均
以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上弦场为背景。其中《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封面是两位佩
枪的民兵半身照，其中一人手持步枪，呈现准备战斗的姿态，另一位将枪支背在身后，呈现出蓄势待
发的状态。《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大办工厂大搞科学研究部分》是民兵操练群像，民兵们配备武器
昂首踢着正步，展现了厦大民兵师的整体精神风貌。这种构图方式不仅传递了具体的政治内容，同
时也包含着某种理想与观念，如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未力工所言，“站在大礼堂的门前，我们并不只是
看见祖国浩大而美丽的海洋，同时也能够看见敌人那渺小的堡垒和幽灵似的黑影。这是一种不同
于寻常的情景。”②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是加强厦门大学作为“前线大学”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展
现民兵师的有效途径。1958 年 9 月 14 日，《厦门日报》刊登了胡冠中撰写的《战斗中的厦门大学》，
选用的七张照片展现了战时民兵师生活、学习、训练。照片中民兵携带武器，以斗争昂扬、积极向上
的姿态出现③。同样以《战斗中的厦门大学》为题，中央电影制片厂在 1958 年摄制了黑白纪录片在
全国公映，导演为王杰、黄宝善，摄影为张炎平、徐明道、叶良脺。毫无疑问，新闻报道采用的照片或
摄影画面经过了选择，但是它们作为图像，具有意识形态塑造力。
文学反映主体性意识，直接显示了历史情境之中的生命体验，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厦门大学的冷
战经验与校园军事化的集体认识。校园诗歌以歌颂民兵师为主，突出了厦门大学坚持教学、生产、
战斗的特点。例如:诗歌《向厦大的战斗员们致敬》中的“亲爱的战斗员们，我向你们致敬!你们在
战斗中坚持学习、生产和练兵，你们宣誓要为受害的兄弟报仇”④;诗歌《五千师生逞英雄》“走出书
斋和课堂，脱去长衫和西装，保家卫国把兵当，持枪荷弹上教场，美蒋胆敢来侵略，一枪打他脑迸
浆。”⑤;歌曲作品《厦大学生进行曲》中“在敌人疯狂的炮火下，我们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坚持着学
习、工作、生产，用实际行动把美帝痛歼。在斗争中胜利、成长，朝着共产主义勇往直前”;歌曲作品
《厦大民兵师之歌》中的“站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枪在肩上，镐在手边，边战斗边建厂，让那工厂撒
遍美丽的校园”⑥。当时校园里流行的并不是《厦门大学校歌》，而是《厦门大学战歌》⑦。
美国和台湾是文学作品予以讽刺的主要对象。1958 年 9 月 12 日的《新厦大》刊登诗歌《东风、
地球和老鼠》，以“东风”指代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力量，以“老鼠”则讽指美国。诗中以讽刺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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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的集体认知
比拟美国对台湾的殖民意图和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我们正在狂啖台湾的甜香蕉，我们正在细嚼金
门的香米粮!这儿是鼠王鼠相的殖民地，这儿是鼠子鼠孙的安乐乡，我们嘴巴在嚼、眼在望，一心正
想往大陆‘发展’!可是如今，你吹得我浑身寒栗食欲减，你转得我昏头昏脑寝不安!我命令你们既
不吹、也不转，否则———我有原子弹!弹!弹!弹!”当然，作为具有政治含义的诗歌，它最终要表达
“东风定能压倒西风”，“东风要吹净金、马的灰尘和垃圾，地球要甩掉台、澎的腐臭和肮脏!”。诗歌
中写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代表正义和平的势力的态度:“你纵想倒行逆施，但可笑太不自量，螳臂能
把车轮挡?鸡蛋妄想砸泰山!快!快!快!撒泡鼠尿自照看:猥琐短小的身形，丑恶可憎的嘴脸，
过街时人人喊打，阴沟里称霸称王。只是窃粮的‘英雄’，不过偷油的‘好汉’!小流氓呀小流氓，若
是你太不识相，要较量就来较量，东风会刮得你全类完蛋!”①诗歌通俗易懂，并具有很强的叙事性，
展示出了普通大学生对政治形势与政治立场的明确认知。犹如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描
述拉丁美洲冲突时提到的，“这场斗争被赋予了超验的力量，是因为日常生活与平时熟悉的事物都
被政治化与国际化”②。
四、文艺慰问与“英雄学府”的塑造
从 1958 年 9 月 8 日到 9 月 24 日，在炮击金门的态势下，厦门大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收到的慰问电报、信件达到了五千五百余封。慰问电函也表达了对厦门大学民兵师的钦佩和鼓
励③。1958 年 11 月 5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织以田汉为团长的文艺界福建前线慰
问团到访厦大。慰问团成员有:副团长吕骥、田间、梅兰芳;团员魏金杖、陈残云、马思聪、李焕之、郑
律成、李波、瞿希贤，秦怡、戴爱莲、常香玉、李和曾、马季等人;美术方面成员则有蒋兆和、艾中信、米
谷、滑田友、古一舟等五位。
田汉说:“厦大是值得全国人民歌颂的英雄学府，是全国文艺界所要歌颂的”④，赠送了一幅亲笔
题诗的锦旗，电影演员冯喆朗诵了锦旗上的这首诗，题为《献给厦门大学》⑤，完整表达了对厦门大学
“英雄学府”形象的感受。慰问团成员也纷纷以类似主题进行诗画创作。比如画家蒋兆和、米谷、艾
中信、滑田友和诗人田间合作了一幅诗画作品，其中蒋兆和画站在石头上的鸽子，艾中信画龙舌兰，
滑田友画鲜花，米谷画纸老虎，诗人田间就画题诗⑥。这幅图中最显眼的就是站在石头上的鸽子，它
挺拔傲视的站在那，仿佛在眺望着远方，又仿佛在唱着歌儿，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而鸽子象征着
和平和正义。与右下角的老虎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只老虎面对着高高在上的鸽子没有了平日的威
风，显得胆小又惊恐。画中的龙舌兰体现了厦门大学在战斗中有如龙舌兰一般坚韧不拔。龙舌兰
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后在中国华南及西南各省区引种栽培。龙舌兰是鲁迅在厦大任教时十分喜
爱的一种植物⑦，在鲁迅要离开厦门前夕，即 1927 年 1 月 2 日，请人为他拍了一张坐在丛生的龙舌兰
边上的像。龙舌兰具有的坚韧、能耐苦、有威仪的特点也似乎是鲁迅韧性战斗的化身，象征着厦大
在战斗中能够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田间的题为《白鸽歌———赠厦门大学》，全诗形象凸显了厦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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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10 月 12 日，鲁迅在厦大写下了题为《藤野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写道:“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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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学府和民兵师、学者与壮士、课堂与战壕、笔杆与枪支的复合关系:鸽子立在石上，在炮火里
歌唱;利刃射出金光，刺向老虎胸膛。 /壮士们，学者们，一手笔，一手枪;课堂就是战壕，战壕就是课
堂。 /在敌人的炮口，把笔杆变成投枪;壮士抛出利刃，头像敌人心脏①。
艺术创作传达出冷战之下的东南社会实态，艺术家也希望借助前线的战斗激情改造自我，梅兰
芳也有极为深刻的表述:
福建前线的慰问，给我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共产主义课。福建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
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学艺术中予以歌颂，来教育我们每个人。我们应该向福建的英雄军民学
习，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解放台澎金马的斗争中贡献我们的力量!②
慰问团也感染了厦门大学的师生。40 年没有作诗的王亚南校长热情奔放地写下了《欢迎文艺
界福建前线慰问团》:欢迎，欢迎，热烈地欢迎!欢迎代表着我们全国文艺界的慰问团的亲人!你们
是全国人民中的艺术旗手，你们的歌唱，你们的舞蹈，你们的创作，你们的绘画和音乐，体现了千千
万万人的息怒欢乐，你们带来了全国人民对美帝及蒋介石集团的愤怒，你们带来了全国人民对前线
三军的慰勉，你们带来了慰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前线军民的希望和鼓舞。你们是人民的使者，你
们是我们文艺界的光辉，愿你们向全国人民转达我们的谢意和决心，我们一定会在解放台澎金马的
斗争中贡献力量，表示出我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③
文艺创作方式塑造了“英雄学府”，“冷战经验”转化为“冷战文化”，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
成部分”，其内涵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文艺的功能，“作为团结人民、教
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五、结 语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热潮。1997 年，美国学者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④出版《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提出
“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概念⑤，反思战后几代国际关系学者“科学化”倾向的
弊端，以及“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
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
论贫乏，认为应从历史学角度关注人的能动性而对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但是由于对普
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加迪斯对此也并不擅长，在
实证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相关命题。然而，加迪斯的方法论启示还是相当的具有冲击力，他认为从一
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⑥。
“冷战史新研究”的思考与史学界整体“范式”转换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即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
欧美史学界关注点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从物质定义的“权力”
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软权力”。入江昭在 1979 年发表一篇文章，他将国际关系定位一种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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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新岁怀亲人》，《文汇报》1959 年 1 月 13 日，第 13 期，第 3 页。
王亚南:《欢迎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新厦大》1958 年 11 月 7 日，第 247 期，第 2 版。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1941—) ，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俄亥俄大学、美国海战学
院、赫尔辛基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著有《美国和冷战的起源:1941 － 1947》、《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批
判评价》、《冷战，一种新的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对于冷战历史的再思考》等。具体再参阅《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的史学思想
研究:从后修正派到冷战史新研究》(郭凯，吉林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的集体认知
文化关系，督促学者把关注重点向文化靠近，即历史学家不能过于狭隘地关注华盛顿和为数不多的
政策制定者，需要分析整个社会的诸多发展①。在社会的维度之下，“冷战史新研究”关注冷战态势、
庶民生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法国学者菲利浦·比东(Philippe Buton)领导的“谁在冷战中?”研究
项目主张冷战“向下看”，突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微观史的关系。
本文的理论前提即来自上述学理脉络，通过对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的实证论
述，大致可以梳理出台湾危机和校园军事化的集体认知机制的关系。20 世纪 50 ～ 60 年代初，台湾
海峡的紧张对峙是冷战在亚洲的重要表现。1958 年，“八二三炮战”之后，厦门大学建立民兵师，师
生员工除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学习，还要求进行军事化训练，并发展出一整套服务于军事管理的
制度。在军事化态势下，师生的日常作息时间被军事化时间穿插其中，以保证训练和巡逻任务。与
此同时，厦门大学校园内遍布着防空坑道，形成了有别于同时代其他高校的空间特征。体制化民兵
师不仅仅只具备校园全面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意义，更为重要的生产了厦门大学内在的“冷战的在地
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经验”的提炼不仅通过官方文件而确定，更为重要通过各种媒体或文
学书写活动得到自我强化，最终成为了精神共识。与此同时，社会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大量文
艺创作宣传了厦门大学的“英雄学府”形象以及厦门大学“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生活形
态。文艺作品不仅唤起身处情境的历史主体的情感共鸣，而且作为承载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记
录，进一步塑造了集体记忆，使得军事化带来的“冷战的在地经验”扎根到师生的思想意识，并转为
化为集体认知。由此可见，冷战态势与集体认知形成的关系就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按照“战争促
进团结”的观点，即“战争是建立集团统一性所付出的代价，外敌当前，人们就能产生一种集体认同
感，增进了团体精神。集团战斗在一起，就能团结在一起。”②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福建 361005;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教师 福建 3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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